
摘要：从唐卡画师的艺术实践中看

藏传佛教造像的美学观，文章对藏

传佛教造像美学观重新进行了审视。

一方面，藏传佛教使得造像艺术获

得了很多永恒的法则和题材。但是，

藏传佛教的规则和法度都是静止的，

是历代画师在不断的实践中发展出

来的，将藏族本地的审美发展经验

以及引进的佛教造像艺术进行有机

融合，从而形成了动态的藏传佛教

美学艺术。另一方面，一切事务都

不是一成不变的，藏传佛教的造像

艺术也在不断发展。由于不同的藏

教画师对于藏传佛教的造像美学观

的理解有所不同，因此形成了自己

的独特风格，也形成了不同的画派，

给予了藏传佛教造像美学更加繁复

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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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藏传佛教的美学观

通过反思美学观在实践中的表现，可以进一步思考民族的静

态美学。现今，社会中很多行业的美学价值都在不断变化，社会文

化的背后，往往蕴藏着深厚的美学价值。从目前的美学实践观来看，

它是一种针对静态模式的民族美学的概念性的存在，主要是指将迪

尔凯姆式的规律和原理转化成对美学的实践，在诗学和表演学的框

架中，对美学艺术进行重新审视。因此也可以将美学的实践观从某

种意义上转化成文本化的艺术法则和博物馆化的艺术作品，以及某

种特定环境中的社会文化和艺术关注的互动关系，从而对艺术行为

背后的审美体验和艺术经验进行描绘。

在 20 世纪前期，很多非藏传佛教的学者在对藏传佛教的绘画

美学艺术进行了解的过程中，经常会认为藏传画师因为某种定式使

得其创造力无法得以很好地诠释。针对这些想法，西方的一些学者

也开始进行反思和辩驳，使用相对论对藏传佛教的艺术美学进行重

新理解和评判。在对藏传佛教的造像量度进行重视和研究的过程中，

发现藏族的唐卡画师具有的唐卡程式化绘画现象主要是对藏传佛教

造像的法度与创造力
—从唐卡艺术实践中看藏传佛教造像的美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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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法度的遵从。但是，在实际的绘画过程中，仍然呈

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画派，这就使得学者对于风格画派以

及造像量度之间的关系和张力产生了进一步的思考。首

先，探究唐卡画师在造像量度的规范和尺度之下，风格

和画派差异的原因。其次，探究美学观与造像量度之间

具体的关系。最后，从唐卡画师的艺术实践中看藏传佛

教造像的美学观，对藏传佛教造像美学观进行重新审视。

二、 藏传佛教造像美学本土化

现在的嘎玛嘎赤画派，是西藏三大画派之一，最早

的传承地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嘎玛乡。在这个地

方，藏传画师学习绘画的基础就是造像量度，唐卡画师

的学徒学习的第一门课就是学习释迦牟尼佛的量度图绘

制。在学会绘制这一量度图之后，后续的佛像绘制都可

以依样“画葫芦”了。研究表明，对《造像量度经》进

行仔细考察之后，佛教的相关文献显示，很多和量度学

有关的经典最开始都来自古代印度的婆罗门教。之后，

藏传佛教对其进行修改和重新编撰，变成了后面的经典

著作。《造像量度经》《画论》《圆满佛所说造像量度注疏》

以及《佛像如尼枸卢树纵广相称十拓度量》都被收录在《甘

珠尔》当中，称为“三经一疏”。这是藏文的经典文献中

和量度学相关的最为有名的四部经典著作。

在 20 世纪，很多藏传画师对尼泊尔和古印度翻译的

藏文造像量度等进行争辩，依据自己的绘画实践进行总

结和论证。画师勉拉顿珠主要讨论审美和造像量度之间

的关系，这也是争论的核心内容。这不仅反映了藏传画

师能够从西藏传统的本土视角对佛教造像进行审美方面

的了解，而且能够从实践中对理论层面的美学观进行反

思。在嘎玛乡画师中，《造像量度如日明照》的声誉十分

高，其作者是居米旁嘉措画师。在这本书中，对于佛像

的细节描述十分详尽，包括手持的法器、衣着佩饰、身

姿手印以及身体的各部位比例等。由此，即使是在没有

任何参考画稿的情况下，画师仍然能够通过这本书的指

点，详细绘制佛像。嘎玛乡的入门教材一般是《平面与

立体佛像之量度》和《佛像量度祖先口述解脱百门之钥

匙》，作者是嘎玛堪布仁钦达杰画师。这两本著作是佛像

铸造工匠所参考的重要资料，也是唐卡画师必备的书籍。

在这些书籍中，对于一般的佛陀造像量度，作者堪布仁

钦达杰都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对于在佛像绘制的实践中，

对缩小和扩大整体的造像比例以及造像比例的整体联系

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是，从整体上看，作者堪布仁

钦达杰在书中所提出的艺术的实际实践过程，与量度经

当中的描述是有出入的。通过实践和绘画，堪布仁钦达

杰发现，在绘制佛陀坐像的过程中，如果按照《造像量

度经》所述的进行绘制，会使佛陀看起来不太精神，因

此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修改。但是，很多优秀的藏传画

师仍然会按照量度经当中的理论进行佛像的绘制和实践。

可以看出，在历史的长河中，对佛教的造像量度有

很多不同类型的理论版本，这就使得藏传画师对于相同的

佛像比例仍然会存在不同的解释，在细节上会有细微的

差异。虽然任何一位藏传画师都在自己所著的书籍中反

复强调造像量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尽管具有统一造像

量度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不同的画师对于造像量度都有

自己的理解和注解。历年历代的藏传画师在对量度经当

中的造像量度理论进行自己的理解并注解之后，在历史

中反映出了藏传佛像的造像美学观在不断地发生本土化。

三、 藏传佛教造像美学多元化

丹巴绕旦教授是现在的勉塘派唐卡大师，其将藏族

历史当中的唐卡分成了以下五个主要画派，分别是嘎玛嘎

赤画派、钦则画派、勉塘画派、齐乌冈巴画派以及尼泊

尔风格画派。在上述的五个画派中，只有嘎玛嘎赤画派

以及勉塘派仍然有人进行传承并不断发扬；钦则画派已经

鲜少有人传承，几乎绝传；齐乌冈巴画派以及尼泊尔风格

画派，在藏传的画派中，只能在历史作品和文献当中得

以一观，无人传承。在之前的藏族画派风格的研究过程

中，很少有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造像量度上，大多数都

在讨论不同的西藏绘画流派所应用的色彩上的差别。这

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西藏的造像量度是完全一致

的，并不会将画派和造像量度的不同进行联系，将审美

的主观性与审美的地域性进行联系，并进行研究和分析。

嘎玛嘎赤派唐卡大师嘎玛德勒在给初学绘画的学徒

修改释迦牟尼佛像习作时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若是身像

不圆满，徒遵量度有何益？”这句话在《画论》以及堪

布仁钦达杰《平面与立体佛像之量度》中都有相应的原

文记载。嘎玛德勒主要说的是造像的美学观是对绘画法

度的能动性创造和理解的过程。不同的画师对于美学有

着不同的理解，很多细微之处的美学并不是造像量度能

够进行解释和诠释的，这就使得很多藏传画师在藏族的

造像法度之内仍然具有自己的理解和创造，具有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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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性和美学的多样性。

在佛像的实践绘画中，不同的画师、画派常会对造

像量度的运用情况进行争论，主要是美学观和造像量度

之间的联系以及佛像的实践情况和具体实施方法。对于

嘎玛乡的画师来说，最美的佛像不仅需要具有优美的造

型，而且要能够符合整体的造像量度。这种美学观不应该

是世俗内的人所能理解的，它是能够展示佛陀内在精神

世界的美学观，需要展现出慈悲的佛像美学。但是，就

算是嘎玛嘎赤画派，不同的藏传画师在佛像的面部细节

绘制中，仍然会存在十分明显的个人特色。研究这种细

微的绘画的实际区别，需要对藏传画师的个人特色了如

指掌，才能在不同的佛像之间进行区别和分辨。以嘎玛

德勒以及他的徒弟其美次仁、平措伦珠的个人风格为例。

嘎玛德勒在佛像的面部塑造中，绘画出来的嘴巴和眼睛

都偏小，整体的面部构造较为清瘦，佛陀的表情十分安详，

与 20 世纪的仕女图有些相像。但是，平措伦珠在佛像的

面部塑造中，由于主要临摹的画稿多是尼泊尔画作风格，

这就使得佛像的嘴巴、眼睛都偏大，面部更加圆润饱满，

人物的面部更加立体娇美。其美次仁在佛像的面部塑造

中，更加在意老画稿本身的效果，因此眼睛要更为细长，

面部塑造得更加眉清目秀。唐卡画师将佛像面部的绘制

过程称为开眼，指的是对嘴巴、鼻子以及眼睛等面部细

节的刻画。因此，唐卡画师认为这是佛像绘画过程中最

为重要的一步，一般都是有经验的画师进行绘画完成。

虽然在《造像量度经》等很多著作中，都通过文字或者

表格对造像量度进行了详尽介绍，但是仍然需要十分精

湛的经验和技术，才能使佛像得以完美实现。

因此，在佛像的身量比例、佛身形体尤其是面部相

貌的实际绘画过程中，画师都具有很大的创作想象空间，

具有很多发挥创造力的机会，这些艺术的细微变化形成

了极具特色的个人风格以及不同的画派，使得藏传佛教

的造像美学不断向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和进步。

在藏传佛教的造像案例中，藏传佛教使得造像艺术

获得了很多永恒的法则和题材。历代画师在不断实践中

形成了动态的藏传佛教美学艺术，不同的藏教画师对藏

传佛教的造像美学观的理解有所不同，也给予了藏传佛

教造像美学更加繁复的多元性。

除此之外，通过对创造力、实践以及法度之间的辩

证关系进行深入了解和思考，可以发现，对于非藏族文

化传统的艺术家来说，藏传佛教的造像量度这一绘画的

法度对相关画师的创造力具有极大的抑制作用，但是对

唐卡画师以及类似唐卡画师的艺术家来说，正是藏传佛

教的造像量度，才成就了藏传佛教画师在佛教造像上的

艺术美学观和十足的创造力。

“八十随好”以及“三十二相等”，在造像的量度经

中是一种理想的美学，任何藏传画师的实践都是在无限

靠近这一美学。因此，所谓的造像量度不仅是一种法度，

也是一种法门；不仅是一种可以用于参考的重要评价标

准，也是可以用于作画实践的重要衡量工具。与此同时，

造像量度在不断的实践中，也在不断地得以运用以及重

新诠释。如果将量度线简单地定义成用于把握佛像对称

和比例关系的衡量线，那所谓的理想中的佛陀的圆满，

则需要藏传画师用他们的一生去不断地实践和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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